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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明看图说事
■   电⼦子系  微 81   |  段哲明

我们入学的那年，清华的校园

还藏在一片绿油油的农田和树林后

面，电子系的名字还叫做无线电系。

我们专业以前叫半导体， 88 年本

专业正式改名为微电子。于是我们

这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小白们就凑到

了一起，组成了丰富多彩的微 81

班—— 也就是后来外号“青蛙大学

田鸡系尾巴幺班”。

刚入学时男生们住在 10 号楼

一层，发的是 8 食堂饭票；女生

住在 5 号楼，吃的是全校男生无

比向往的 7 食堂。89 年春夏之交，

电子系男生幸运地迁入了学校新

盖好的 26 号楼，背后就是农民大

叔家的猪圈，收听短波的美国之

音时必须站在北面的阳台上竖个

长天线，就着淡淡的猪粪味儿大

声地向四周宿舍播放。我们班男

生都住 6 楼，“为祖国健康工作

50 年”的基础全靠那几年爬楼梯

给打下的。

大一时班主任是苏整军老师，

动乱期间苦口婆心拉着我们，就象

长辈一样关心大家……后来苏老

师去了加拿大，我们班基本上就成

了没有班主任关爱的孩子。好在清

华校训里有“自强不息”那一句，

同学们也就自娱自乐、互相取暖。

冬天里，我们邀请女生来宿舍一

起吃热腾腾的四川麻辣火锅；下

雪天，全班一起跑到圆明园去堆雪

人、打雪仗；平日赶大作业，男生

们偷偷对着女生的答案“临摹”；

夜深熄灯后，室友们谈鬼论女、神

侃逗闹；周末各宿舍开起自己的牌

局、大呼小叫；大五圣诞节，我们

自己动手制作道具，每个宿舍拿出

看家绝活，搞了一场别开生面又热

闹非凡的 Party；毕业前夕，全班

请摄影师来，在荒岛围坐一圈，谈

人生、谈理想，拿着一个矿泉水瓶

轮流交待 5 年里大家最关心的话

题……

五 年 同 窗， 彼 此 之 间 有 笑 有

怨、有苦有甜，一起结下了这一生

的同学情谊。大学期间的点点滴滴，

很多都已逐渐遗忘在时间的长河之

中。只有这些略微发黄的老照片，

还依稀记录着当年那些青春激扬的

岁月 ~

《曾经少年》

1988 年我们宿舍的第

一张合影：那时大家都一

脸稚嫩，在大礼堂的草坪

前，对清华园的新生活充

满着好奇 ~（右方站立头发

飞扬的是京味幽默的陈岩，

最右方半蹲并微笑的是憨

厚老实的李兵，旁边西装

革履的是道貌岸然的孔祥

斌；左方站立戴眼镜的是

好脾气的沈岷，半蹲着挠

头是活泼爽气的王波，半

躺着向大家挥手的当然是

多才多艺的我老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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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篇

我们宿舍一共 6 人，东西南北中分别是来自上海的沈岷、重庆的王波、赣州的我、北京的

陈岩、李兵和芜湖的孔祥斌。刚入学时大家相聚在 10 号楼 116 室，第二年电子全系迁入学校

新修好的 26 号楼。我们又一起搬进了 626 室，一直呆到毕业。几个人从开始的生活习性各异，

到后来熟悉默契地相处，大学五年，彼此结下了兄弟般的友情……

《火锅的魅力》

这张应该是 1988 年冬天：我们第一次邀请班上女生到

116 宿舍来一起吃用王波从家乡带来的调料做的火锅。这火

锅成为我们每年假期返校后打牙祭的一个保留节目。

班级篇

电子系微 81 班共有 24 人，其中 4 位

女生：分别是来自北京的费燕文和田可征、

大连的喻理和常州的胡宏月；男生除了我们

宿舍 6 个，还有 627 室的班长郭放、潘邦飞、

张亮、王瑞忠、刘昭和熊冰，629 室的班支

书武建平、朱建文、向毅海、陈明、孙百川

和陈杰，630 室的林谷和冼剑光。班里的同

学各有特色：北京人刘昭是白天睡觉晚上自

学的怪才，济南人武建平的人生理想是当共

和国总理，女生田可征是个独来独往的才女，

而广东人冼剑光则给 26 号楼梯的玻璃窗留

下了一个气枪眼 ~ 《圆明园踏雪》

1988年隆冬第一场大雪后，我们班集体到圆明园赏雪打雪仗：左起刘昭、

王波、陈岩、熊冰、李兵、武建平、我和郭放，站在结冰的福海之中。

《群狼共吼》

1993 年我们宿舍离校前的最后一张合影：已经忘记是在哪家

餐馆了，反正那一刻大家都喝高了。与五年前刚入学时相比，个

个脸上都充满了老油子般的豪爽和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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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先生和模范太太》

我是晚会的男主持人，中间的费燕文本是女主持人，但

这个环节被群众一致票选为未来的模范太太（奖品是给先生

准备的搓衣板，大家都懂的 ~），而上海人沈岷自然被评为

未来的模范先生（奖品是花花的炒菜围裙）。

《黑帮走穴》

圣诞晚会上 627 宿舍的集体时装表演被演绎成了一场黑

帮大哥大的葬礼。表演者：左起王瑞忠、张亮、潘邦飞。

《动乱前的排练》

1989 年春季，我们年级的新生们参加了《大潮 600 天》

在照澜院的拍摄活动。当时我们班的男生都分配去演白狗子，

手里拿着玉米杆的警棍好不威风！

《圣诞狂欢》

1992 年圣诞节我们班在社科楼举办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圣

诞晚会，主题就叫“忘记你自己”。大家自己布置，制作道具，

自导自演，非常热闹……

《荒岛狂想》

1993 年毕业前夕，我们班组织集体活动，专门请了摄影

师来录像记录每个同学的风采：从每个宿舍拍到大礼堂和荒

岛，最后大家围坐一圈畅谈人生理想和兄弟友情……

《五朵金花》

王波在班上女生中间最受欢迎，自然被封为班上的“第

五朵金花”：后排左起田可征、喻理、胡宏月和费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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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团支部》

电子系最强大的团支部阵容春游黑龙潭留影：前排左起

活动部长光电 8忻刚、书记光电 8王春水、无 84 纪秀全，后

排左起宣传部长微 81 段哲明、体育部长无 82 钱进、无 82 刘

宗伟、无 84 顾良（前）、微 81 孔祥斌（后）、无 81 聂宏、

无 84 赵德松、女生部长无 84 马兵、电物 8苏蔚

电⼦子系篇

我们刚入学时电子系还是无线

电系，是清华最大的一个系。系馆

在东主楼，还包括西主楼一部分及

微电子所。系主任是张克潜教授。

我们 88 级由 8 个班近 250 人组成，

分 别 是 无 81、 无 82、 无 83、 无

84、电物 8、光电 8、微 81 和微 82 班。

年级教导主任是沈延钊老师，第一

任辅导员是 84 级的刘强和李志斌，

后来是许希斌和任志军。

说起来本系的神人无数：无 81

天天喝啤酒打游戏的“老驴”刘于

昕、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黄教授”

陈崇军、无 82 校排球队的帅哥林

成、白面书生 + 侃爷刘宗伟、无 83

著名的流浪歌手高晓松、“铁臂阿

童木”主唱李雪松、无 84 诗人兼

导演林天强、电物 8 的“金童玉女”

少年班的吴绪民和女科学家田裴芳、

光电 8“桥牌国特”方刚、“小朋友”

陈晓鹏、微 81 话剧编剧导演全才陈

岩、哲学鬼才陈杰、微 82 楼道歌手

侯苇……

《牌棍车厢》

1991 年寒假，我和王波、陈晓鹏、王春水、刘忠志等好

友一起坐北京到重庆的长途火车。半路和王波搭档与刘忠志

（左一）和王春水（右一）打桥牌。

《电子信号同步》

毕业前夕，我与若干好友在 26 号楼顶上合影留念：左起

微 81 段哲明、无 81 聂宏、无 84 顾良、无 82 钱进、光电 8

陈晓鹏。那时北京的天儿多蓝呐 ~ 26号楼后面还是一片农田，

绿树掩映，可以看见远处体育大学的建筑。

《出门被“切糕”》

应该是 1996 年出国前夕，我同留校念研究生的陈崇军、

张恝恕和陈明一起踏青北海公园，不料从公园出来嘴馋，不

小心照顾了下新疆维族兄弟的“切糕”生意，害得几个人把

裤兜都掏破了。后来才知道，原来“切糕”是个大买卖！



173

《黄金组合》

1993 年毕业前夕，受精仪系王

力光邀请加入了毕业告别演出的策

划团队并担任美术设计，有幸认识

了精仪系的付淼、水利系的范立平

和徐海涛、还有材料系的美女姐姐

徐蓉。

88级

1988 年，我们这群人从五湖四海来到

了水木清华。在这里，我们共同经历了风

云变幻的 89 年动乱，高唱“亚洲雄风”的

90 年亚运会，一起在东大操场参加新生运

动会，一起在主楼后厅听社科系李玉和老

师臧否天下，一起在七食堂听着威肯乐队

的伴奏跳舞，一起在大礼堂的草坪上吟唱

“同桌的你”；在这里，我们彼此认识，

共同成长，在毕业晚会上同声高歌着“会

有那么一天”，依依惜别那青春岁月……

《诗书画合璧》

我和化工系赵岷（后转中文系）都是当年

清华书画协会的创办人之一。毕业前夕，我俩

和自动化系黎擎、电子系苏建勋和郭放等几位

书画好友一起合作了这幅竹雀图。

《英语系肖老师》

我刚进清华时英语底子薄，分在一级。幸好肖老师兢兢业业地为我们这

些英语一级的同学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毕业时我和陈晓鹏专门找到肖老

师合影，以感谢他对我们的教育指导。

《毕业设计导师庄同曾教授》

毕业设计我和武建平分在微电

子所庄同曾教授的指导下从事半导

体工艺的课题研究。庄教授做事认

真细心，对我们更是严格要求，培

养了我们严谨治学的研究态度。后

来听说庄老师患癌症，英年早逝。

《微电子所徐霞生教授》

这是我被授予本科学位证书时

的留影。颁发证书的是当时微电子

所的副所长徐霞生教授（已故）。

当时我身上穿的就是咱们的毕业衫

（背后印着“会有那么一天”），

胸前别着 3枚 93 届毕业纪念章。

⽼老老师篇

五年学习期间，教过我们的老师非常多：从基础

课高等代数的张元德老师、中国革命史的李育和教授、

教马列哲学的李重复老师，到专业课计算机算法的徐

士良老师、半导体物理的顾祖毅教授……

真可惜当年没想到 20 年后还会写文章纪念他们，

没留下几张照片。


